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赖锦端副教授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张海霞  李炜芳
一、采访时间
2010年5月26日下午。
二、采访地点

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健康活动中心。
三、人物简介

赖锦端，女，广东普宁人，1945年2月出生，中医眼科副教授，中医眼科专业硕士生导师。1970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医疗系本科。留校分配在眼科教研室，长期从事眼科教学、医疗、科研等工作。多次担任学校内、外不同层次和班种的眼科教学任务，灵活使用多媒体教学方法。教学态度、教学质量好，深受学生好评。参与一些临床科研，如障眼明治疗老年性白内障的临床研究，已通过鉴定并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，已应用于临床，取得很好效果；熊胆眼药水治疗角膜白斑临床研究；后巩膜加固术治疗高度近视的临床研究；主持“防毒灵防治单纯疱疹性角膜炎临床和实验研究”。参与编写《中医诊断治疗学》、《现代中医治疗学》、《眼科与耳鼻喉科专病中医诊治》以及学院五官科专业班自编教材《西医眼科学基础》、《西医眼科学临床》其中眼科部分；主编学院五官科专业班自编教材《中医眼科学基础》，发表论文近20篇。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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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硕士研究生一名，协助指导硕士研究生多名。退休后，现住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教职工宿舍。

四、采访记录

问：赖教授，学校自1956年成立以来，肯定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对此，您有何感想？

答：学校建校五十多年，我在这里工作、生活四十几年了，学校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大道理我不会讲，相信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已介绍过。这里只是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和你们聊聊。我的体会就是：要想成才、出人头地，必须靠自己脚踏实地、艰苦奋斗，刻苦学习。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呀！

问：1970年毕业后，您留校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呢？
答：主要是教学和医疗工作。60、70年代，学校的教学由教务处直接负责，80年代成立中医系，教务处下达任务后由中医系安排各科教学，1995年广州中医学院改名广州中医药大学，各“系”也改名为“学院”，以前的“中医系”就是现在的第一临床医学院，各临床教研室的老师，都是既当老师又当医生。也就是说，教研室的老师必须轮流教学，教学期间需要出几次门诊；没参加教学时全部时间放在临床或科研上，这样就能使理论和临床紧密结合起来，优势互补。如果专门做医生，理论知识可能提高较慢；专门做老师，不接触临床，没有实践经验和体会，讲起课来就会枯燥乏味，学生也不喜欢听，你说是吗？现在的临床医生还是这样运转，这是很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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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这样您觉得辛苦吗？上课还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的吧？比如备课。生活过得怎么样？

答：当然辛苦。70、80年代，我上有四个老人，下有二个孩子，工资又低，生活还是好困难的。我一家四口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18年。毕业后十几年，理论、临床都欠缺，工作压力又大，在临床几天值一次夜班。参加教学为使能上好每节课要多看书，增加理论知识，没课就到图书馆查资料。还要为家里柴、米、油、盐（定量供应，盐除外）的事情精打细算，所以我们这代人是终日奔波劳碌、努力拼搏，所以总结了一句话：“战斗的早上，紧张的中午，疲劳的晚上”，你们能想象到吗？但那年代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况且头脑较简单，也没计较那么多，因为既然选择学医这个专业，况且是留校任教，就要有这份责任感，上课要对得起学生，临床看病要对得起病人。当然跟现在相比，肯定就辛苦多了，起码在生活方面是这样。

问：您们当时上课的条件怎样？
答：上课是黑板加粉笔。当时的教室还是现在的教室，只是设置简陋多了，只有一块黑板，这黑板还是很不错的，现在还是保留，有没有电风扇我已忘记。我们的讲稿全部用手写，上课时都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，那时候还没有扩音器、多媒体这些东西，更别说课室安装空调什么的。多媒体教学还是80年代后期才有的，当时学校要求上课要用多媒体，我开始学电脑，后来备课、上课基本用多媒体，确实方便很多，至少不用吃那么多粉笔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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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我认为板书还是必要的，如果完全靠电脑，上课如像放电影一样，“水过鸭背”一幕幕而过，这样的效果是不好的。你们现在的课室啥都有了，又有空调，课间还有音乐听，放松放松，太幸福啦，希望多珍惜。

问：当时一个班大概多少人呢？
答：这个说不定的，要根据不同班种来分。一般本科班就是80到100人左右，专科班就是几十人不等。在参加教学那段时间，要负责不同班种全部眼科课程。不管人数多少，教学大纲对不同班种有不同要求，即使同一个病种，备课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。

问：那您还记得读书的一些情况吗？
答：记得一些，我是一个农村人，1964年考来这间学校，那时候乡下人尤其女孩子要考到大学是非常困难的，跟你们现在不一样，确实要靠自己的真实本事。进大学后，国家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补助。我家里穷，每月补助15.5块钱的伙食费（这是那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），另外还有5块钱的生活补助，用来买一些肥皂之类的日用品。像我们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，所有的费用基本上都是政府给的，星期天根本不敢上街，因为没有钱，就是坐车4分钱车票都不舍得花，生活确实艰苦。也许你们不相信，我读大学6年没有穿过一件毛衣，只穿过一件自织的晴纶毛背心，冬天只穿“卫生衣”（棉线衣）。你们现在生活无忧，闲来还可上网聊天，礼拜天上街买东西、扮靓，太幸福了。你们现在读书的班集体里，好多人都有手机、MP3、电脑。我在这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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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一点就是不要攀比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从不与其他人攀比，比了会对自己缺乏信心，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好的。你们有的同学家里可能还是很穷，条件不是很好，一定不能够跟那些家庭富裕的同学相比生活，不要认为他有我也想办法叫家里寄钱，我也要有，当然有些是学习必需的，就要量力而行。家庭富裕的同学也别忘了父母赚钱不容易，也要学会勤俭节约。我的意思是在生活上一定要艰苦，学习上一定要刻苦，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。现在有那么一少部分学生，就是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感情脆弱，受不了一点小失败或挫折，甚至受感情困扰，轻易做出极端行为，甚至跳楼，这是对自己、父母、老师、国家极不负责任的，天上哪会掉馅饼，况且人生并非事事如愿，所以要端正心态。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这句格言你们应记住。记得那时每到夏天，我们年级有好几个同学是打赤脚进课室上课，我是其中一个。

问：那冬天怎么办？

答：冬天就穿鞋，夏天就打赤脚。那个时候不准穿人字拖鞋，但是又很喜欢穿拖鞋。学校规定不准穿拖鞋进教室，要么打赤脚，要么穿凉鞋。很多时候，都是打赤脚的。

问：条件那么艰苦，学习怎么样？

答：学习更刻苦。我一入学就当了年级副级长。因为当了年级负责人，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些。每天6点半钟起床，然后全校各年级到大楼前或足球场做早操，接着背方歌、背经文，那时候大楼前到处可听到朗朗读书声，文革前学子们浓厚的学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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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几乎看不到，真的淡薄了！我心里明白，穷人的孩子要靠读书，而且成绩要好。学校规定晚上10点半关灯，所以有时会在蚊帐里点着手电筒偷看书，或到厕所旁灯光下看。我们年级有一个同学，实在太勤奋了，他每晚熄灯后都要跑到宿舍外的路灯下继续读书。所以说条件越艰难越能磨练人的意志，像我们这些穷孩子，只有学习一门本领才有出路，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力，所以会刻苦学习。我们那时候要做到又“红”又“专”， “红”就是思想好，品德好，“专”就是专业水平高。国家要求大学生要成为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、又“红”又“专”的社会主义接班人。可惜一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搞乱整个教育，浪费几年读书时间，可谓“劳民伤财”。现在你们条件好多了，也要刻苦学习，艰苦奋斗，才有前途呀。我1970年毕业，被留在学校任教，在眼科教研室从事教学、医疗和科研工作。

问：为什么会选这一科？

答：不是选的，是学校定的，教务处分配的。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服从分配，整个年级的人大多都分到下面基层医院。我们年级106人，只有12人留校。当时能够留下来的人当然要达到又“红”又“专”这一个要求。当然没留下来也有好多是又“红”又“专”的，只是名额有限而已。留下来就要服从分配，要你去哪一科，你就要去哪一科，没得选择，跟你们现在毕业生自找单位完全不同。

问：那时候文革对你们有没有影响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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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当然有，而且是严重影响。我1964年入学，1966年刚上完中、西医基础课程，就开始文化大革命，且持续二年。这两年没有读书，学业荒废。学校老师被赶到干校劳动，党委书记被批斗，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，全国大、中学生到处串连，甚至出现武斗。1968年复课闹革命，但又执行毛主席“6.26”指示、“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指示，我们三个年级（63、64、65级）全部被安排到英德县下面生产队，与贫下中农“三同”8个多月，回校后老师还在干校劳动，没人给我们上临床课，学校又把我们三个年级分别安排到县级医院进行临床实习，我们班在清远人民医院。这时开始一边临床，一边请当地医生上课，回校后再补上部分课程。也许你们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但这是事实。所以说我们这批学生，在校学的东西特别是理论课有所缺乏。1970年分配，我们读的书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要靠你自己自学了，靠自己在实践当中摸索。特别我是搞眼科的，那方面的知识在学校学得少,就要从头来过、以自学为主，并通过到条件好的医院进修，不断磨练而成。

问：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这间学校？是不是对中医很感兴趣呢？我们不知道毕业后要干什么。
答：当时我考中医学院也是糊里糊涂的。我家没有人当医生，是我的中学老师介绍说考这个好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，就听老师的话，糊里糊涂填了志愿，给录取了。问我喜不喜欢当医生，说我很喜欢吗？不见得。我为什么会当医生呢？这个也没有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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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慢慢地，觉得被录取了，就不可能再去考其他学校，不可能再去搞其他专业，既然来了，就安心把它学下来，学了再说。六年时间，不要浪费。

你们说不知道你毕业后会干什么，是否会当医生也不敢肯定。我想你们不要想得太长远。一进来就考虑以后做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不现实，因为世界在变，以后的分配方案又是在变，再过几年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社会都是向前发展的。以后做什么，你们现在不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想。既然踏入了中医学院大门，只有老老实实把中医本领学下来，学了自然就有好处。无论你以后是当医生、教师、办药厂、或者做老板等等啥都好，学了这个本领，以后就“有用武之地”，就是做个普通医生，也是很伟大的。说句心里话，不论做人也好，学习、工作也好，要脚踏实地，端正心态，面对社会，面对现实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脱离现实，我相信只要通过自己努力，将来必成国家重用之材。我虽没什么辉煌成绩和突出贡献，但兢兢业业，从不偷懒，我认为我是一个合格的眼科教师和医生，这就满足了。名医生、名教授毕竟是极少数，社会要靠大批的普通医生、老师，默默奉献。

问：据我所知，一附院的眼科用到中西医结合疗法，您能给我们讲一下有关的内容吗？

答：我们眼科是搞中西医结合的，不能全部用纯中医，那是不现实的。有些眼病要用中医中药，有些要用西药或手术，不能绝对分开，现在西医对中医也比较重视了。中医生一定要学习西

—8—
医诊断，不管哪个科，像眼科基本用西医方法检查、诊断。中医的诊断非常笼统，很玄，有时也不大好理解。例如一个白内障病人，它都快成熟了，还开中药给他吃，那是浪费；但是有些眼底病，不能做手术，就要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来治疗。所以要掌握两种本领就是这个意思，纯中医是行不通的。毕业后一定要进修西医，所以我们教研室所有老师/医生都有两套技术，既能上讲台讲课，又能上手术台做手术，还能用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进行中医辩证施治。当然西医方面不如西医生，各有所长嘛。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合并，而是要客观地运用。比如感冒，有些可以完全不用西药，只用中医药就行了。但是兼有发烧，咳嗽的话，就要胸透，看有没有肺炎，而中医没有胸透，有肺炎的话，最好用抗菌素，这样就会好得快一些。西医纯粹用抗菌素；而中医会用清热解毒药等，像这样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。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你说是吗？

问：说到中医，很多同学都抱怨说很难学，理解不了，您有什么好方法吗？周围的人都说，学医的道路很难走，您怎么看？
答：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中医。一二年级都在学习基础理论，这些理论都非常枯燥，很难理解。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，有些老师（老中医）都是用广东话上课，我又听不懂广东话，所以听得很辛苦。学西医解剖课时，又觉得很可怕。看解剖的时候，有些女同学晕过去了，我虽然不晕，但是看了以后，中午饭都吃不下了，大概有一个礼拜，真的很难受。西医的解剖，一下子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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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过关，后来慢慢适应；学中医基础理论，开始觉得很枯燥，你读了、背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根本很难理解。但是不懂也要背，因为老师告诉你这些经文非常重要，是以后指导临床的重要依据,同时最重要的原因是要考试，所以强迫自己要背诵。当然随着课程的深入，也慢慢理解其中的含义，中医的专业思想也慢慢巩固。毕业后通过反复临床实践，当你用中医理论辨证治疗好病人时，就会觉得中医理论的博大深渊，特别是《伤寒》、《温病》那些经文，在临床上应用很广，对症下药就要靠《中药》、《方剂》了，所以说，在学理论阶段，一定要多背经文、方歌，你们现在年轻记性好，是背书的最好年龄，不要错过，机不再来。我现在临床上开处方，基本是以原方为基础，再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临证加减，实际上很多都是学生时候背下来的方歌，现在要我再学背方歌，那就很难了。所以说记住了方歌，开处方时就会得心应手。你们以后经过实践再回过头来，会觉得是非常好的。中医是摸不着的，像摸脉，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体会出来的，要靠实践。老师讲每一节课的内容，你先大概理解，不要太执着去考究它，因为有些你根本还不懂，又没临床实践，不能体会，例如阴阳五行，相生相克，到了学习临床课时，才能慢慢体会到。老师要求你们背的，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。例如《内经》里面，寒症的几个主要症状，你先把它背熟，再联系方剂，什么证对应什么方。背处方对以后临床确实非常有用，这是我几十年的临床体会。中医的方剂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每一条方都是非常严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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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方剂要靠毅力，还要靠刻苦，在理解的基础上背。学了基础，背了以后，到临床课，老师一说，你就会懂了。所以打基础非常重要，不要放松。而且中医很讲究实践，必须经过反复的临床磨练，才会有经验。经验不同，开出的药方也不一样。问题是现在的年轻人，一些学生，对中医不是很重视，我发现来临床实习的部分中医学生、研究生，中医理论不熟，基础打得比较差，一些很常用的方剂都开不出来，这就不好啦。我们的邓铁涛老教授就曾担心过，中医会在年轻人当中慢慢地减弱，但愿不会。

我觉得要把中医、西医课程学好，首先是树立好专业思想，不管你毕业后会不会做医生。究竟你以后想不想当医生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当医生，你以后面对的就是病人；如果你老是觉得不想当医生，以后还是转行做别的，你就根本不会有心思去学，我上面说的也是白说。

问：是的。如您所说，要当好一名医生，就要学好医术。据我了解到的，当前医患关系严峻，医者还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您认为我们该怎么办？

答：现在医生确实不好当，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非常尊重医生，当医生是白衣天使，非常伟大。但是现在，医患关系比较紧张，有那么小部分患者确实不讲道理、甚至很野蛮，所以确实是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。但也不要过于紧张，一般情况下，根据几十年的体会，我认为作为一名医生，只要按照《医古文》大医精诚里面说的：“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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蚩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，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……”，这是当医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医德。不管你是谁，你很有钱也好，做大官也好，甚至犯人也好，都要一视同仁，这就是做医生最起码的医德、医风。但是现在确实有少数医生在这方面做得很差，往往给病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你们在报纸、电视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，报纸也总是会讲医生的黑暗面。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医生都是好的，特别是大医院，三甲医院都是比较正规的，医生的医德相对来说也比较好。那么医生该怎么做才好？就按正规的正常方法去做。比如说这个病我们按照正常的途径检查、诊断、治疗，详细书写病历，就不用怕，也减少不必要的麻烦。又比如说开药，一个普通感冒，你开几块钱的药就好了，没必要开几十块或上百块钱的，你说是吗？万一你做错了，马上给人道歉，我相信大多数患者会谅解的。我觉得你们现在最主要的是集中精力把学习搞好，不要过多考虑毕业出去当医生怎么保护好自己，这种患得患失的思想情绪会影响现在的学习。到临床实习那段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临床实践是你们学习理论到临床的转折点，你们开始接触病人了，除学习老师如何理论联系实际、如何辨证施治外，还要学习老师良好医德、医风和服务态度，观察如何与患者沟通，为你们独立工作打下良好基础。

问：时间过得很快，但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把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，比如恋爱，他们的恋爱观有：“追求真爱”、“‘快餐式’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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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”和“用金钱堆积浪漫”等，对于大学里的恋爱问题，您怎么看待？
答：现在国家对这方面放得很宽，大学生可谈恋爱，甚至可以结婚，我认为结交男/女朋友是可以的，但是一定要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，交得好在生活上、学习上互相鼓励、互相帮助，但是不要越界，一定要保持好底线。特别女孩子更要洁身自爱，否则就会吃亏。因为还没毕业，毕业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，比如找工作，现在想找两人在一起的工作是很难的，倘若是“牛郎织女”的话，这种婚姻难以持久。毕竟你们还很年轻，大家的生活历程还是很短，等工作固定下来，在社会上多交朋友，人也成熟了，那个时候再找是OK的了。我们那年代毕业是按国家分配，如果“拍拖”，多数是“地下活动”，毕业前公开了恋爱关系，因为一定要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，就要去一些较边远的地方了，比如海南岛，不可能让你们都留在这里（城市）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拍拖了，不是说不可以，但要稳重一点。

问：感谢您的一番话，那您退休之后，生活过得怎样？

答：退休后就比较清闲了，但也很充实。平时除了打理好家庭日常事情、照看孙子外，有空就玩玩电脑、上网，看看电视、书报，到白云山或雕塑公园走走。每周到第一临床医学院出一点眼科门诊，让脑子没那么快老化，也是发挥一点余热吧。平时我也比较注意锻炼身体，还参加离退休工作处组织的舞蹈班、健身班，学习跳舞、做健身操、打太极拳，过得很开心。我觉得这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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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锻炼了身体，又可以丰富生活，更是愉悦了心情，让心态年轻一些。

问：教授保持着好年轻的心态啊！希望您的生活越来越精彩。作为一位老师教授，关心着我们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，您想对我们医学生说点什么呢？
答：我还是那句话，无论学习也好，生活也好，将来工作也好，都一定要脚踏实地、艰苦奋斗、努力拼搏。要成才，必须靠自己，其他人如老师也不能代替你。同时一定要端正好心态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，都要勇敢去面对现实，面对社会。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，先把专业知识学到手。你毕业以后要做什么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以后要做其他，就在实践当中学，问题也不大，起码你学了，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父母、老师。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目标去努力就一定行。

问：赖教授，谢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感谢您对我们学生的关怀，我们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

（注：本采访组获得2010年“口述校史”活动三等奖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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